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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盆地油源断裂特征及输导能力评价 

段亮，吴碧波，陈亚兵，刘政，冯琦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南 海口 570312） 

摘要：研究区位于南海西部珠江口盆地珠三坳陷文昌A凹陷。为定量评价珠江口盆地珠三坳陷文昌A凹陷区带内各油源断

裂的输导能力，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该区琼海凸起东倾没端油气勘探实践，总结控制该区油源断裂输导能力的3大要

素：油源面积、伸展面积和断面产状，建立了一套油源断裂输导能力综合评价方法。通过该方法，定量计算文昌A凹陷24
条油源断裂的输导能力。评价结果认为，文昌8区输导能力整体较强，大型油源断裂附近仍有较大潜力；文昌9区和11区
整体输导能力偏弱，后期拓展建议在本地深层展开；文昌10区油源断裂输导能力差异最大，与主油源断裂相邻区域是潜

力拓展的重要方向。该认识支撑了文昌9区中型油田的高效评价，促进了神狐隆起中型油气田的发现，明确了文昌8区中

深层拓展的方向，为文昌A凹陷的领域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础。该方法不仅对准确认识区带各油源断裂输导能力具有重要作

用，更可为区带评价和决策部署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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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port ability evaluation of oil source faults in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DUAN Liang, WU Bibo, CHEN Yabing, LIU Zheng, FENG Qi 
(CNOOC China Limited, Hainan Branch, Haikou, Hainan 570312,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area is located in Wenchang A sag of Zhu Ⅲ depression in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western South China 
Sea. In order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conductivity of each oil source fracture in Wenchang A sag of Zhu Ⅲ depression in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exploration practice of Qionghai uplift in this 
area, three major factors controlling the conductivity of oil source fractures in this area were summarized: Oil source area, 
Extension area and Fault section attitud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for the conductivity of oil source fractures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this method, the conductivity of 24 oil source fractures in Wenchang A sag was quantitatively calculate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conductivity of Wenchang 8 area is strong, and there is still great potential near 
large-scale oil source fractures; the overall conductivity of Wenchang 9 and 11 areas is weak, and it is suggested to expand in the 
local deep layer in the later stage; the conductivity of oil source fractures in Wenchang 10 area varies the most, and the adjacent 
areas to the main oil source fractures ar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potential expansion. This understanding supports the efficient 
evaluation of medium-sized oil fields in Wenchang 9 area, promotes the discovery of medium-sized oil and gas fields in Shenhu 
uplift, clarifies the direction of mid-deep development in Wenchang 8 area, and lay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breakthroughs in 
Wenchang A sag. This method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conductivity of each oil source 
fracture in the area, but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area e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deployment. 
Keywords: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Zhu Ⅲ depression; Wenchang A sag; oil source fracture; conduction capacit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0  引言 

断裂、不整合及输导砂体是油气运移的主要通
道，其中断裂对油气成藏的影响最为关键[1]。油源 

断裂指连接烃源岩和目的层，且在烃源岩大量排烃

时期活动的断裂。油源断裂不仅作为油气运移的输

导通道连通烃源岩与目的层，而且其输导油气量的

大小控制着油气富集程度，是下生上储式含油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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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规模成藏的关键。 
针对油源断裂垂向输导能力，前人已开展了广

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2个方向：（1）油气

优势输导通道研究[2–5]，如李虹霖等认为断面汇聚

脊是油气优势通道，断面汇聚脊越高陡，断层活

动性越强，与之匹配的烃源岩演化程度越高，压

扭作用越弱，则其输导能力越强；且断面脊控制油

气在断层面上的运移及分布[6–8]。（2）输导能力综

合评价，评价参数包括静态影响因素、动态影响因

素和运移流体特征3个要素[5, 9–11]。其中，静态因素

主要包括断裂倾角、断裂带泥质含量、断层岩粒度、

断层延伸长度、断层走向与区域主应力方向夹角等。

动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断裂活动强度、油气体运移

动力等。运移流体特征主要是指流体积累程度和流

体向断裂充注的方式[8, 12–13]。上述研究在单个油源

断裂的输导能力评价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

而，这些方法大多只考虑了断裂本身条件和后期运

动改造，而断裂与成熟烃源的配置关系并未考虑。

勘探实践表明[2–3]，即使相邻、相似的油源断裂，因

沟通成熟烃源的规模不同，其油气输导能力可能存

在明显差异，极大影响了勘探成效。因此，油源断

裂输导能力评价需要综合考虑沟通烃源的规模。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珠江口盆地珠三

坳陷琼海凸起东倾没端勘探实践，通过总结影响该

区油源断裂输导能力的3大关键要素，建立一套输

导能力综合评价方法。实际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

不仅对准确认识区带各油源断裂输导能力具有重要

作用，更可为区带评价和决策部署提供重要依据。 

1  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南海西部珠江口盆地珠三坳陷文昌

A凹陷。受控于区域构造应力场演化，文昌A凹陷

可分为3大演化阶段[14–15]：断陷期、断拗转换期和

拗陷期。T70之下为断陷期，主要为湖湘环境，利于

烃源岩发育，沉积了文昌组和恩平组二套主力烃

源。该时期NE向断裂非常发育，控沉积作用明显。

在其控制下，文昌A凹陷地层具有典型的“箕状”断

陷特征，沉积中心位于⑥号带和珠三南断裂下降盘

附近（见图1）。在珠三⑥号断裂控制作用下，文昌

A凹表现为“南断北超”的构造格局，凹陷沉积中

心向北地层翘倾减薄。T40—T70为断拗转换期，主

要为滨海—潮坪环境，砂泥互层为主，该阶段储

层非常发育，沉积了珠江组和珠海组两大主力储集

体。该时期，断裂控沉积作用明显减弱，仅少部分

断裂仍持续活动。其中，持续活动且连通了恩平组

烃源和珠江组储集体的部分断裂，是重要的油源断

裂，对文昌A凹陷油气运移具有重要意义。T40之上为 
 

 
 

图1  文昌A凹陷构造纲要图 
Fig.1  Structural outline map of Wenchang A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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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陷期，主要为浅海—半深海环境，沉积了韩江

组—琼海组厚层泥岩，为区域盖层，断裂不发育。

热演化研究表明，文昌A凹陷烃源岩经历多期生排

烃，包裹体最早可追溯到18 Ma，以晚期成藏为主。

因此，18 Ma至今为该区成藏关键期。 

2  油源断裂概念及输导能力影响因素 

前人研究表明，断裂只有与烃源岩大面积接

触，才能为圈闭提供充足的油源。因此，油源断裂

的确定需要2个要素，即沟通烃源且成藏期持续活

动。本文把油源断裂定义为连接了烃源岩和目的

层，且在源岩大量排烃期持续活动的断裂。但在下

生上储型的油藏中，并非所有油源断裂等效输导油

气。实践研究表明，油气输导能力的大小主要受3

大要素控制[13–14]：油源面积、伸展面积、断裂倾

角。其中，“油源面积”为油源断裂沟通成熟烃

源的断裂面的面积，即烃源岩在油源断面上的投

影面积（见图2b及图2d）。 
对于成藏期活动性的描述，通常用“生长指数”

或“活动速率”参数来表征，但该参数仅反映局

部活动性，难以完整描述整个断裂成藏期的活动

强弱。为完整描述整个断裂成藏期的活动强弱，

提出“伸展面积”概念。“伸展面积”指成藏关

键期，油源断裂由于伸展作用而增加的面积，即

成藏关键期沉积的地层，在断面上滑过的面积（见

图2c、图2d）。研究表明，油源面积决定输导规模，

油源断裂产状决定输导动力，成藏期断裂活动性

控制了输导效率，且油源面积与伸展面积越大、

断裂越陡，垂向输导能力越强。 
 

 
 

图2  油源断裂三维模型及示意图 
Fig.2  3D model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oil source fault 

 

2.1  油源面积决定输导规模 
烃源岩是油气成藏的物质基础，油源断裂是油

气垂向运移的主要通道。对于不同洼陷，烃源岩的

生烃规模越大，则可向圈闭提供的油气规模越大，

输导规模受烃源岩品质和沟通烃源的油源断裂共同

控制；但同一含油气系统内，烃源岩条件相似，输

导规模受烃源岩在油源断裂的投影面积控制，即油

源面积越大，油源断裂与烃源岩接触范围越大，油

源断裂能够输导的烃类规模则越大（见图2b）。早

年，由于技术条件限制，难以批量计算油源面积，

仅把不同级别油源断裂进行定性分类，通过比选大

型的油源断裂来确定主油源断裂，故无法量化评价。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基于三维建模的方法可

定量、批量计算各断裂在三维空间中的油源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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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源断裂输导能力定量评价奠定了基础（见图2a）。 
在珠江口盆地文昌8区的勘探实践中，明确了

油源面积的控制作用。文昌8区某油田位于琼海凸

起东倾没端，为探索其珠江组—珠海组低幅背斜的

剩余潜力，部署了B、H两口井。该背斜面积2.5 km2，

闭合幅度10～30 m，背斜中部被层间断裂F1分隔成

东、西2个高点（见图3）。其中，B井位于低幅背

斜的西高点，毗邻规模较大的F8_1油源断裂；H井

位于低幅背斜的东高点，毗邻规模较小的F2油源断

裂。两井目的层靶点相距不足2 km，二者在储盖组

合和圈闭条件上均相似可类比，主要的差异为所毗

邻的油源断裂，即F8_1与F2的差异。 
在2条油源断裂中（见图4），F8_1为主断裂，

恩平—文昌组成熟烃源投影在该断面上的面积达

36 km2；F2规模小，为F8_1的调谐断裂，恩平组烃

源的投影面积不足2 km2。F8_1和F2在剖面上组成

“Y”字型，成藏期活动速率一致，为7.5 m/Ma。
钻后揭示，F8_1断裂油源面积大，输导能力强是B
井取得商业发现的主要原因；而F2断裂油源面积

小，输导能力有限，造成H井成效不及预期（见图

4）。因此，成熟烃源在油源断裂上的投影面积对

油气成藏有重要控制作用，是油源断裂输导能力

的关键参数之一。 
 

 
 

图3  文昌8油田珠江组顶面构造图 
Fig.3  Structural map of the top of Zhujiang  

formation in Wenchang 8 Oilfield 
 

 
 

图4  文昌8油田油藏剖面图 
Fig.4  Reservoir profile map of Wenchang 8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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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油源断裂产状决定输导动力 
由于排烃过程中，烃源层内流体压力增加，造

成围岩地层与烃源岩地层的孔隙流体存在压力

差，压力差越大，排烃动力越大。当油气由烃源

岩进入到油源断裂及其伴生裂缝后，流体压力差

仍有剩余。在其作用下，油气继续沿油源断裂向高

部位运移。在该二次运移过程中，输导断裂越陡，

即与水平面的夹角（锐角）越大，则剩余地层孔隙

流体在垂向上的压力分量越大，输导动力越强。反

之则越弱[16–17]。因此，二次运移过程中，输导动力

取决于烃源岩剩余压力。而对于同一洼陷，烃源岩

剩余压力为地层压力与静水压力差，其中地层压力

可实测求取，也可根据速度估算。但对于局部研究

而言，通常为一定值，油气输导动力主要受烃源岩

剩余压力沿断面向上的分量控制，即油源断裂产状

越陡，烃源岩剩余压力沿断面向上的分量越大，输

导动力越大。 

2.3  成藏期断裂活动性控制了输导效率 
断裂之所以作为油气运移通道，在于断裂面相

较于围岩具有较高的渗透性，利于油气输导。随着

构造剧烈活动，断裂面伴生的裂缝逐渐开启，与围

岩地层之间产生地层压力差，油气在此压差的作用

下向油源断裂伴生裂缝和诱导裂缝中运移，在本身

浮力的作用下沿油源断裂向上运移输导[6]。因此，

成藏期油源断裂活动速率越大，伴生裂缝和诱导裂

缝开启程度越高，输导效率越高；反之则越低。 
对于断裂活动速率的表征，通常用成藏期活动

断裂的断距与其活动时间的比值来确定。但由于断

裂的不同位置活动性有差异，因此该方法难以完整

表征对断裂的活动性。本文基于三维精细解释建立

的构造模型，利用成藏期“伸展面积”来完整表征断

裂活动性。即成藏关键期，油源断裂由于伸展作用，

下降盘地层在断面上的滑动面积。伸展作用越强，伸

展面积越大，表明断裂整体越活跃，输导能力越强。 
2.4  断面脊控制了油气主要输导方向 

前人研究表明，断面脊的分布对油气输导也有

明显控制作用。由于油源断裂的规模一般较大，断

面往往凹凸不平，造成油气在断面上差异运移。而

油气沿断面运移主要表现为平行流，发散流，汇

聚流3种形式，分别与断面的平面、凹面、凸面对

应[18]。其中，以汇聚流形式的凸面脊发育部位最有

利于油气运移，是优势运移通道。断面脊的发育为

油气在断面上运移提供了汇聚通道，决定了主要汇

聚方向，但对断层的输导能力并无太大影响。 
综上，油源面积越大，断面越陡，成藏期越活

跃，油源断裂输导能力越大；并且油气的主要输导

方向与断面脊分布有关。 

3  油源断裂输导能力评价方法 

综上分析表明，油源断裂垂向输导能力受油源

面积，伸展面积和断面产状共同控制，因此可通过

计算上述3大要素值，来定量表征油源断裂的输导

能力。基于上述认识，可用式（1）中的Q值的相对

大小来综合反映油源断裂垂向输导能力。 
Q=p·S·A              （1） 

式中：Q为油源断裂输导能力指数，无量纲；S为油

源面积，km2。p指烃源岩剩余压力沿断面向上的分

量，即p=Δpssin θ。其中，Δps为烃源层的剩余压力，

Δps可以在恢复古埋深的基础上，利用烃源岩的声波

时差求取，同一区域为定值，MPa；θ为断裂的水平

锐夹角，（°）。A为油源断裂活动期伸展面积，km2。 
i为各参数均一化后值，无量纲，Si、pi、Ai以

此类推。第i条断裂垂向输导能力指数可表示为：

Qi=pi·Si·Ai。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研究区域输导主控因素的

差异，该表达式可进一步变形。如在琼海凸起倾没

端周缘的研究中发现，该区珠江组一段以垂向、侧

向联合输导模式为主，即原油由洼中断裂垂向运移

至浅层区域盖层之下珠江组（T41—T50）的输导砂

体，再由输导砂体侧向输导至浅层圈闭。在垂向至

侧向转换过程中，油源断裂与输导砂体的接触面积

F及输导砂体的平均渗透率K也有重要的控制作

用。因此，该类输导体系输导能力指数可表示为：

Qi=pi·Si·Ai·Fi·Ki。式中各参数值均为均一化后值，无

量纲，且默认式中参数具有同等权重。对于成熟区域，

输导主控因素明确的前提下，也可通过权重的调整，

进一步建立适合局部断裂输导能力评价的表达式。 

4  实例应用 

本文选择了珠江口盆地珠三坳陷文昌A凹陷

为靶区，利用上述方法对该凹陷油源断裂的垂向

输导能力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结合区域地

质条件，优选油气汇聚最有区域部署井位，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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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在该方法指导下，完成

了区块的高效评价[19]。 
平面上，根据断裂特征和顶面构造形态，将文

昌A凹陷分为4大构造带（见图5）。其中，油气主

要分布在文昌8区构造带、文昌9区构造带和文昌10
区构造带中，文昌11区构造带尚无规模发现。 

 

 
 

图5  文昌A凹陷烃源岩顶面构造与控运断裂叠合图 
Fig.5  Superimposed map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surface structure and controlled faults in Wenchang A sag 

 
4.1  油源断裂输导能力评价 

基于转换带高分辨率三维地震资料的精细解

释，对文昌A凹陷骨干断裂进行了精细刻画，并在

Petrel软件中建立各断面的三维模型，通过时深转换

获得深度域的断裂面，利用Dip angle属性，即可获

得断裂的倾角。在此基础上，通过烃源岩顶底面控

制，编辑工作流即可通过Area属性计算油源面积和

伸展面积。若烃源岩中有大套砂体，则可通过砂体

顶底面控制剔除。 
本文对文昌A凹陷的全部断裂进行梳理，筛选

出沟通烃源且成藏期仍持续活动的油源断裂共计24
条。这些油源断裂的油源面积主要分布在2～40 km2，

断裂倾角在45°～55°，成藏期平均断距50～80 m，

且成藏期伸展面积0.1～0.5 km2，断裂横向长度5～

10 km。通过输导能力定量评价，计算出各断裂的输

导能力指数值。根据文昌A凹陷4大构造带的成藏规

模差异，分别筛选出各带输导指数最大的断裂（见

表1及图5），以明确主控运断裂和主输导方向。这

些成果应用在近期勘探实践中，均取得较好效果。 
4.1.1  文昌8区构造带 

文昌8区构造带位于珠三⑥号断裂和珠三②号

断裂带之间（见图5），受NE向的珠三②号断裂和

珠三⑥号带的F8_4主断列控制，在文昌8区构造带

形成一系列NW向的转换断裂，包括F8_1、F8_2、

F8_5、F8_6。这些NW向的转换断裂均北倾，与

F8_4主断列组成一个大型马尾状断裂系统，沟通

了文昌9洼成熟–高成熟烃源岩，晚期仍持续活动，

是该区重要的输导断裂。 
油源断裂输导能力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见表

1），该断裂系统中F8_1输导能力最强，主要原因

在于F8_1虽然在断裂活动性和倾角上与其他断裂

相近，但F8_1油源面积达36.6 km2，综合输导能力最

强，与其相关的油藏已探明超600×104 m3油当量。 
主 断 裂 F8_4 的 油 源 面 积 达 106.6 km2 ， 远 超

F8_1，但该断裂在T50后基本不活动，因此难以有

效输导。F8_5成藏期活动性最强，平均断距达94.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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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源面积也达10.6 km2，因此综合输导能力排第

二，与其相关的油气藏已探明超540×104 m3油当

量。从上述油源断裂输导能力综合评价结果可见，

F8_1、F8_3、F8_5是主要的输导断裂，其中F8_3、

F8_5的输导能力与已发现的油当量相近，而F8_1
输导能力明显高于已探明的原油储量，表明在该

断裂附近依然有可能发育大中型油气田，是重要

的勘探领域。 

 
表1  文昌A凹陷主要运移断裂特征及输导能力评价表 

Tab.1  Wenchang A sag main migration fracture conductivity evaluation table 

构造单元 断裂名称 
断裂油源面积 断裂活动性 断裂倾角 

输导能力 
指数 面积值/ 

km2 
均一化值

伸展面积/
km2 

均一化值
倾角/ 
（˚） 

倾角/ 
rad 

文昌8区构造 
转换带 

F8_1 36.46 1.00 0.91 0.34 38 0.62 0.64 

F8_2 16.25 0.46 0.78 0.29 40 0.64 0.26 

F8_3 29.95 0.86 0.69 0.25 40 0.64 0.41 

F8_4 106.57 1.00 0.37 0.11 48 0.74 0.25 

F8_5 10.60 0.30 0.79 0.29 49 0.75 0.20 

F8_6 16.11 0.46 0.39 0.12 42 0.67 0.11 

文昌9区构造 
转换带 

F9_1 14.14 0.40 0.44 0.14 44 0.69 0.12 

F9_2 11.50 0.33 0.23 0.05 40 0.64 0.03 

F9_3 8.58 0.25 0.27 0.07 36 0.59 0.03 

F9_4 8.15 0.23 0.10 0.01 43 0.68 0.01 

F9_5 2.59 0.07 0.18 0.04 51 0.78 0.01 

F9_6 1.16 0.03 0.36 0.11 46 0.72 0.01 

文昌10区 
断裂带 

F10_1 31.76 0.91 0.88 0.33 39 0.63 0.57 

F10_2 20.74 0.59 2.46 1.00 34 0.56 1.00 

F10_3 17.59 0.50 0.32 0.09 37 0.60 0.09 

F10_4 12.75 0.36 0.27 0.07 42 0.67 0.05 

F10_5 7.47 0.21 1.17 0.45 39 0.63 0.18 

F10_6 10.53 0.30 0.37 0.11 43 0.68 0.07 

文昌11区 
断裂带 

F11_1 12.88 0.37 0.33 0.10 56 0.83 0.09 

F11_2 7.27 0.21 0.60 0.21 53 0.80 0.10 

F11_3 6.16 0.18 0.26 0.07 54 0.81 0.03 

F11_4 2.76 0.08 0.31 0.09 52 0.79 0.02 

F11_5 2.72 0.08 0.37 0.11 32 0.53 0.01 

F11_6 2.76 0.08 0.29 0.08 46 0.72 0.01 

 
4.1.2  文昌9区构造带 

文昌9区构造转换带位于珠三南断裂和珠三⑥

号带之间，在新生代多期构造运动中，应力场右旋

转变，形成了该区多组近EW向雁列式断层，这些

断裂与先存断裂斜交，具有右旋张扭特征，在局部

形成挤压鼻状隆起。该区断裂包括F9_1～F9_6，围

绕鼻状隆起集中分布，北倾、南倾均有，下降盘沟

通烃源岩，上升盘形成有利的隆起带。 

从油源断裂输导能力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文昌

9区构造转换带油源断裂输导能力整体偏弱。除

F9_2、F9_1输导能力相对强外，文昌9区其余断裂

输导能力相似，如F9_3断裂油源面积达8.58 km2，

成藏期平均断距达55 m，断裂倾角36°。尽管没有

特别突出的输导断裂，但受南北掉向断裂带所夹持

的鼻状隆起能接受多条断裂的运移输导，如F9_1、

F9_4、F9_5、F9_6分布集中，均能向鼻状构造带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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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叠加后的综合能力可达4.79，因此多条断裂组

成的输导体系也能提供较大的输导能力。基于上述

认识，在鼻状隆起周缘十余年勘探皆失利的背景

下，于隆起中段输导断裂发育区布井，最终在珠海

组获得了中型优质整装油田发现，实现了该区领域

性突破。由于该区断裂沟源面积普遍小，晚期活动

普遍弱，因此下步重点方向应集中在油田之下的深

层恩平组。 
4.1.3  文昌10区构造带 

文昌10区构造带位于珠三南断裂东段转换带

附近，除NE向断裂外，还发育一系列近EW向雁列

式断层。这些断裂的成因与文昌9区一致，主要分

布在文昌10洼的洼中，且沟通了高成熟的烃源，但

分布相对分散，均为北倾，规模差异明显。 
油源断裂输导能力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该区

F10_2、F10_1的输导能力最大。其中，F10_2成藏

期最活跃，平均断距达183.9 m，油源面积20.7 km2，

是文昌A凹陷晚期最活跃的油源断裂，也是文昌10
区最主要的输导断裂。由于该断裂主要沟通高熟烃

源，因此文昌10洼晚期的高熟气可沿F10_2在珠江

组一段区域之下成藏。F10_2断裂晚期强烈活动显

示，在浅层区域盖层之下，输导能力强，有大规模

油气运移的条件。因此，近期从F10_2出发，沿着

相邻的构造脊往浅层高部位搜索，在珠江组一段区

域盖层之下，远离10洼的神狐隆起上，获得了中型

油气田发现。 
4.1.4  文昌11区构造带 

文昌11区构造带位于文昌A凹陷北坡，包括文

昌9洼和文昌10洼北侧。该区发育NW向断裂体系，

但普遍早断早衰，晚期断裂不活跃。从油源断裂输

导能力综合评价结果来看，文昌11区断裂的油源面

积均较小，分布在0.1～0.4 km2，成藏期平均断距

70～80 m，断裂倾角50°～55°，整体输导能力有限。

因此，生成的油气难以大规模向浅层输导，勘探成

效不佳。建议下步重点针对中深层，尤其是与恩平

组烃源源储对接型的圈闭重点评价。 

5  结论 

（1）油源面积为油源断裂沟通成熟烃源的断

裂面的面积，是评价油源断裂输导能力的重要参数

之一。勘探实践表明，油源面积越大，油源断裂输

导能力越强。 
（2）油源断裂的输导能力受油源面积、伸展

面积和断面产状3大要素控制。其中，油源面积决

定输导规模，伸展面积决定了输导效率，断面产状

影响了输导动力。基于3大要素，建立了油源断裂

垂向输导能力评价方法。 
（3）基于该评价方法，对文昌A凹陷断裂的输

导能力进行了整体评价，共梳理出4大区带，合计

24条油源断裂。其中，文昌8区输导能力整体较强，

主油源断裂附近仍有较大潜力；文昌9区和11区整

体偏弱，后期拓展建议在本地深层展开；文昌10区

的主油源断裂输导能力最强，与其相邻的构造脊高

部位是下步拓展的重要方向。 
综上，该方法已经在文昌8、9、10、11区的油

气勘探和整体评价中进行应用。经实践证实，该评

价方法能够有效指导目标优选和评价部署，值得进

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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